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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过去了。
东湖路畔，沿着东江大学校

园往南的一段街路上，有一个天
然的零工劳务市场，骆家龙在这
里已经第三天了，靠着捡了几片
瓦楞纸包装箱换的三个馒头，硬
是支撑到今天，人几乎也到极限
了。此时温暖的阳光在头顶照着，
就像天上挂了火炉一样，烤得他
浑身出虚汗。

面前的小牌子上，写着他的
专长：C 语言编程、单片机模拟、
汇编语言、英语四级、电脑主板级
维修……一股脑把自己会的全写
上了，不料能改变命运的知识却
填不饱肚子，但凡有车来，肥头大
耳的小包头都只嚷一句：谁铺过
地板砖？

哗啦一下子去了好几个人，
骆家龙傻眼了：不会。

再来一位，又嚷着：钢筋活
谁干过？上车！

哗啦又走一群，骆家龙又傻
眼了，不会。

他不断地降低身价，下定决
心哪怕是刷碗洗盘子的活，来了
就接，好歹混上几天。等他放下身
价，终于挤上一辆面包车，那矮个

的南方老板又是叫嚣着：“身份证
都拿出来，干完活再还你们啊。”

一下子又把小骆给拒之门
外了，这天上午有一个最好的机
会，是一位中年妇女找家教，谈得
挺好，不过要看他的身份证，总不
能把没证的人领回家吧？还不知
道是不是坏人呢。小骆又一次失
望了，心气向来很高的他不屑于
解释没证的原因，不过这么个惨
兮兮的样子，让那位妇人同情心
大发，临走不忘给小骆扔了五块
钱。小骆一下子泪奔了，差点给阿
姨鞠上几躬谢谢这救命钱。

肚子填了点货，骆家龙又坐
在路边的牌子后傻等着。他想起
了少年时代的梦想，每天痴迷地
玩着电子器件，后来又迷上了当
警察，选的是计算机系，他畅想着
自己两个梦想结合的时光，肯定
是一种充实而有趣的生活，可现
在才发现，所有的梦想和努力，在
落魄的时候，连一个馒头也换不
回来……

从早晨到中午、从中午到日
落西山，又是一天过去了，骆家龙
扶膝而坐，昏昏欲睡了。他手里婆
娑着卡片机，准备在坚持到天黑

的时候放弃。
一辆自行车突然停在自己

面前，有个稚嫩的声音在念着：
“C 语言编程、单片机模拟、汇编
语言、英语四级……这么拽？”

骆家龙抬抬眼皮，是初中的
小屁孩围观他来了，那看着就想揍
的德行，有点像余罪。他对着另一
位戴着眼镜的小孩说道：“看到没
有，这就是好好学习的下场……”

一群小孩笑了，笑得那么开
心。骆家龙现在连骂人的力气也没
了，哼了哼，又低下头有气无力地
坐着。他在作最后的挣扎，那桥洞
里实在没法睡觉，南方这潮湿的空
气，一觉起来全身酸疼酸疼的，他
怕自己根本支持不了四十天。

沉默时，那五六个小屁孩使
着眼色，像在商量什么，有点不怀
好意似的。不过现在骆家龙可是人
穷胆大了，有气无力地说道：“一边
玩去吧，我身上一毛钱都没有。”

带头的蹲下了，细细看着骆
家龙还算文质彬彬的样子，突然
问道：“会写作文吗？”

“会呀。”骆家龙眼睛一亮
道，不过马上黯淡了，总不能受雇
于这些小屁孩吧？

“会做数学吗？”另一位小孩
又期待地问道。

“废话不是，计算机的基础
是高数，别说你们的代数几何
了。”骆家龙道。

“那就好……你们的练习册
给我……”小孩伸着手，把同伴书
包里拿出来的一摞练习册收到手
里，翻着指着告诉骆家龙道，“就

这个单元，都给我们做完……干
不干？”

骆家龙一愣，斜眼看着这个
半大娃娃，敢情是找枪手来瞄上他
了。他挣扎着，这种毁人不倦的事
能不能干？思忖之下，似乎不能干。

“一份十块钱，一篇作文十
五块。”小孩直说道。

“行。”骆家龙一下子不挣扎
了，脱口而出。

交易达成了，那五个学生留
了一个人看着他，剩下的就相约网
吧去玩了。骆家龙板子垫在腿上奋
笔疾书，心里酸楚得几乎要泪奔
了，从来没想到，异乡能遇到这么
多知己，居然让他学有所用了。

不管怎么说，今天的饭钱解
决了。

“走吧，这家伙饿极了，连小
孩也不放过了……哎。”

王武为笑着说道，驾车的高
远看骆家龙没事，拐出了路面，同
伴王武为在联系着后方，询问着
距他们最近的目标还有谁，竟然
得到了有一对人已经碰面的消
息，让两人好不诧异，加速着向指
示方位驶来。

碰面发生在前一个小时，这

种概率放在这座大城市里不大，
当然也不是不可能的，都是街上
逛游的，饿肚子碰一起了，那叫
缘分。

目标在临江大道上，这个车
人混行的大道很零乱，不好找目
标。两人故意放慢了车速，王武
为对了几遍坐标，搜寻了好多次
才猛然拉拉高远道：“就是那俩
……昨天还在黄花岗公园睡觉
的那个。”

高远一瞅，笑了，这俩也算
反应快的，只见两人做贼似的，几
乎是猫着腰走，所过停留之处，总
是留下一个鲜明痕迹，对，贴小广
告呢。

左一张、右一张，上一张、下
一张，贴到个橱窗跟前时，里面的
店主追回来了，两人撒腿就跑。高
远和王武为笑着驾车走到近前，
那小广告上赫然是：无抵押快速
贷款，联系电话……

“这个我想起来了，叫什么
晓波的，还是你老乡呢。录上了
吗？”高远笑着问，王武为截了段
录影，说道：“录上了，这俩机灵，
找到贴小广告的活干了，应该没
什么问题了。往前走吧，从这儿拐

到广园高速，往机场方向去的路
上还有三个人。哎，8号那位，这都
几天根本没离开机场，算不算异
常？”

“那个人我想想，应该是当
时最后离开我们的那一位，这不
算异常吧？”高远回答道，想起了
那晚最后下车的余罪，他不知道
名字，不过印象很深，那位下去的
时候很平静。两人回忆着，那一位
昨天最晚见到的时候是下午六
时，在机场入口晃悠着，丝毫不像
这些失魂落魄的……

第一个出局的，是郑忠亮。
接到了远在东江省行动组

的详细汇报，经过略微有些出乎
意料，可结果对于许平秋来讲似
乎并不意外。此时他坐在家中，对
着面前的笔记本上那张严肃的照
片凝视着。

郑忠亮，父亲是中医、母亲是
乡中老师，岳西省南部曲沃人，独
生子。专业是刑事侦查。履历清
白，没有受过任何处分，倒还有过
奖励，中学三好学生、警校优秀学
员，数项不轻不重的荣誉，
这个名字在警校应届毕业
生推荐名单里排在前面。 5

连连 载载

散文

江南客
程远河

柱哥的车停在了大门外。孩子们欢呼着
飞回来报信:“来客喽，来客喽！”

他从挂沟来。他们那条沟，高高地挂在峡
谷之上，如空中人家。

五年没有见面了。
“姨父……”柱哥抓着父亲的手，未语泪

流。年前，我九十七岁的老姨，刚刚走了。老
人家身体很好，忽然躺下，几分钟之内就安详
而去。柱哥千里奔丧，在老家停了一个多月。

三十多年前，柱哥南下。在太湖边上的小
镇，遇上他一生的挚爱，他留下了。柱哥三个
姐姐，家里男孩只他一个，大姨姨父指望他养
老，他却成了江南客，二老很是想不通。有年
暑假我去看柱哥，看到他和嫂子的眼神，一下
子心柔如门前的湖水。我回来告诉亲戚们，支
持柱哥吧，他的幸福安置对了。

柱哥是标准的热血书生，他学业未成却诗
书满腹，指点天下如棋盘走子，慷慨激昂有丈
夫襟怀。我不止一次在春风三月到他那里，把
酒对月言天下苍生。和柱哥交流能获得极大
的精神愉悦，心灵层面的深度沟通常使我们感
叹兄弟知己。我们高谈纵论的时候，我那绝对
江南味道的表嫂总是笑意盈盈而不着一词，她
一壶一壶的碧螺春浇灌着柱哥的气魄，举手投
足的涵养气质让我知道了品位的意义。我从
他俩那里知道了爱情。

这些年生活压力大了，尤其进城之后的
我，成了岁月的奴隶。柱哥在那边有他自己
的事业，他们的儿女也渐次长大。书生华发，

故园春事，我们网上虽有交流，但各自被命运
驱使，哪里还有在一起长谈年轻时好梦的机
会啊！

今夜，柱哥未走，在我少时读书的窑洞，在
我们都永存记忆的八仙桌旁，长话到天明。

三十年前。日子随意铺展，柱哥南北东
西，天下都在脚下。表嫂的泪滴从不能阻拦他
的脚步，杨柳岸上的玲珑少年不会只守着爱情
的阁楼。多少次表嫂撑一叶扁舟在晨曦里送
别只身天涯的他，她在江南的遥望是他最温情
的守候。当他的厂子风生水起的日子，他们心
底的欢呼填充了以前次次断肠的别离。

二十年前。他开始了故园的回望。他在
那边不能脱身，忠孝难以双全。他是霸道而
果敢如铁的男人，他让三十多岁的她带着十
来岁的儿子回到故里伺候二老，小村迎来了
美丽如画的江南女人。她用心做她该做的事
情，公婆在她的照护下身子比谁都硬朗扎
实。父母唤他归，父母赶他们走。他载着她
和孩子驶出远山。

十年前，他心渐渐沉静。他忽然发现，仅
仅剩下对金钱疯狂追求的人生是多么可怜。
他断然停下他掌舵的大船，上岸缓缓经营自
己的心灵。二十年的风雨也是一本大书吧，
他咀嚼岁月如品美酒。他绝不守旧也不爱怀
旧，但骨血里的东西改变不了，他提笔总是老
家的风物，他把小村的人家按大门楼的顺序
写了个遍……

我不停地翻着他的书，身在江南的他写的

不是江南的文字。
四点了，柱哥说现在他南方屋子后面的寺

庙里的钟声一定响了。他说着，竟然侧耳倾
听，似乎那千里之声就能入耳。我只知道寒山
寺的钟声敲打过张继的无眠，而其他江南的钟
声好像都是历史的残梦，回响或断续在典籍
中。“山僧不解兴亡恨，一任斜阳伴客愁”，现在
沉甸甸的历史包袱不会有了，但我们的家国之
思未必就逊于古人。苏州，扬州，无锡，南京，
这些名字和中国相连，和文化辉映，都成了文
化人生命里的因子。

申洼村的灯火今夜不灭，太湖边上今夜也
有渔家的灯火吗?我没有挑明，我离开中原荒
村到江南小镇近四十年的柱哥，千帆过尽仍然
只是江南客。隔江西北望，他打捞起的月色晕
开怎样的记忆？炊烟总升起，在他眼里弥望的
是船儿的桅杆，还是北方小伙伴们背着书包打
打闹闹上下学的身影呢？

在二百米外的另一个宅院，表嫂和我三姐
说话不知到几点才睡。他们不会知道我们今
夜的谈论，我们用一夜总结着半生。柱哥已经
决定重回故里，当然他不是衣锦还乡，他也不
是要做傲然的隐士。他只是想循着自己的心，
安顿好它，不言荒僻或繁华。我的表嫂，这个
一生坚信爱情的女子自会与他永远相随。家
国在心，自在山水。

梦里都是客啊，柱哥这个江南客已经归
来。二十天后，在东海边，此刻该有一笛月明
起大江吧！它，会是谁的梦境呢？

写给妻子
梁海潮

恋爱的季节
你是我的甜蜜
睡里梦里嘴里眼里
都是你笑露酒窝的表情
婚后的日子
你是我的风景
是别人目光里的画
是一刻也不愿离开的羞赧
人到中年
你是我的门岗和保安
以敬礼的姿态
让儿子成长
让丈夫成就
让父母梦稳
让未来拔节
护卫着家的城堡
让三三四四不三不四
不能入侵
老了
你是我太阳下的回忆
小桥边的栏杆
是年夜饭温馨的能源
是我一生最丰厚的储蓄

成语·郑州

相惊伯有
李济通

相惊伯有，出自《左传·昭公七年》：“郑人
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
往。”这是一个地道的本土成语，且影响郑国
朝野数十年之久。事情要从郑国上层的一次
惨烈内讧说起。

伯有，名良宵，郑简公时曾拜上卿。子皙，
亦为郑国上大夫。伯有骄奢刚愎，嗜酒如命。
而子皙高傲自大，不甘人下。二人为争权夺
利，明争暗斗，互不相让。公元前543年，一次
早朝时，醉意惺忪的伯有提出，让子皙出访楚
国。古代，小国出使大国，本是一个苦差事。
路途颠簸、苦不堪言，还要低三下四、虚与委
蛇。这对骄横的子皙来说，无疑是个侮辱，所
以当场予以回绝。子皙由此怀恨在心，决意报
复。遂率家兵，攻打伯有，放火烧了他的家，并
杀了他的家人、族人。沉醉中的伯有，逃至雍
梁,旋又亡命许国（今许昌市）。

后来，身在许国的伯有，得知亲人被杀，怒
不可遏，决定回国报仇。他从墓门的排水道潜
入郑都，又通过一位马师取出仓库里的皮甲、
武器，将亲信武装起来，准备攻打都城北门。
子皙也不示弱，立即组织兵士进行反击。此
时，大夫子产尚未执政，但其聪明才智，早已名
闻遐迩，所以双方都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子产
却说：“你们兄弟闹到这般地步，我已无能为
力，只好支持上天庇佑的一方了。”结果，势单
力薄的伯有，被力量强大的子皙，杀死在郑都
的羊市。子产给伯有穿好衣服，大哭一场，入
殓后葬在斗城（今河南省通许东北）。

伯有虽死，但阴魂不散。人们认为，他已
变成厉鬼，仍在吞噬生灵。到了伯有死后的
第八个年头（即公元前 535 年），郑国人仍然
对此谈之色变。这年二月，有人梦见伯有身
穿甲衣，大步走来，并说：“三月二日，我要杀
死子皙；明年正月二十七，我会杀死公孙段。”
果然，这年三月二日，子皙身亡；第二年的正
月二十七，公孙段同样暴卒。那时人们迷
信。二人如此离奇死去，都说是伯有鬼魂作
祟所致，于是引起朝野震动，上层人士更是惶
惶不可终日。在民间，同样闹得沸沸扬扬、鸡
犬不宁，以致到了只要说“伯有来了”，人们会
惊恐而逃，作鸟兽散的地步。一时间，伯有的
幽灵在郑国上空游荡，不仅席卷郑国，也波及
晋、楚等国，于是就有了“相惊伯有”这一成
语。直到后来子产执政，将伯有之子良止擢
升为大夫，事情才得以平息。

相惊伯有，原意为伯有死后变成恶鬼，人
们听说他来了，即惊慌而逃。后来用以形容
人与人之间，虽无缘无故，却自相惊扰恐吓，
弄得人心惶惶。

阅汉堂记

生动的猪
张健莹

这是一头汉代的猪,是汉墓中殉葬的
明器。

动物的形象在古代雕塑中是早就有
的，先于人物形象，可见动物和人物的关
系多么密切，何况是跟人朝夕相处的猪
呢。

乍看，这头猪跟汉代和汉以前的猪
很相近，它身高 7厘米，身长 18厘米，头
长、身瘦，不像前些年很时尚的约克夏、
巴克夏那些杂交猪肥肥大大的，这头猪
像是野猪，像是如今的瘦型猪。

这头猪侧面看很喜兴，眼睛和嘴都
像是笑着的。

一位藏友说，你才不知道这个猪好
在哪儿。你再看看。再看，我还是不明
就里,还是看着这猪笑眯眯的。藏友说他
在农村养过猪，他说这个猪像猪，你仔细
看他那嘴。

那嘴怎么了？我以为他是说那嘴做
得有点不规矩，上颚下颚有些错位，手工
制作，自然难免嘛。藏友说你想想猪吃
东西的样子，想不起来？猪吃东西牙是
错着的，不是上牙下牙对着咬，是上牙下
牙错着把食物磨碎，啊，我恍然了，还有
很多动物都是这样啊。再看这头猪，不
仅是笑眯眯了，而是高高兴兴认认真真
咀嚼着食物的贪婪的猪了。这就是藏友
说得好，好生动！

制作它的匠人对它的形象已经烂熟
于心了，对它吃食的嘴型已经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了，想起做起就自然是这个样
子，得心应手，手到擒来。还有牛、马、
羊、鸡，还有形象各异的汉俑，骑马俑、武
士俑、说唱俑、舞蹈俑，哪个不是形象生
动匠心独具呢？只有他们的这细心观察
形象积累和精良手艺，才能让我们能在
千年之后领略到汉代的风采啊。

新书架

《耶鲁文学小历史》
彭博雅

伟大文学著作的价值是挖掘不尽的，这
也是它们不朽于世的原因之一。任何人穷尽
一生阅读，也无法遍游浩瀚的文学之海。每
当重新开卷，这些作品总能为我们打开一个
崭新的世界。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现代英语文学系诺思
克利夫勋爵名誉教授约翰·萨瑟兰（John
Sutherland）用一种独有的、让人无法抗拒的方
式介绍伟大的文学经典，并使他的指引轻松活
泼而又极富启发，这包括《贝奥武甫》、莎士比
亚、《堂吉诃德》、浪漫主义、狄更斯、《白鲸》、

《荒原》、伍尔夫、《1984》等等。除此之外，他还
增加了一些自己挑选的平常少见的作者及作
品，包括通常被认为“不值得严肃关注”的文学
作品，从盎格鲁-撒克逊文中粗鲁的玩笑话到

《达·芬奇密码》。成功涵盖了审查、叙述技巧、
自我出版、品位、创造力和疯狂等不同的主题，
萨瑟兰展示出了他丰富且有深度的阅读。对
于年轻读者来说，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寓教于
乐的文学指导，而这对于其他有着丰富阅读体
验的读者来说也是如此。

商都钟鼓

公与私

高玉成

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一向被视为为官做
人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新出台的《中国共产
党廉政准则》，把“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
公”列为第一条，不仅突出了公私关系对廉洁从
政的重要性，也是对公私界限、定位、分量作出的
明确规定。

先说界限。几乎所有不廉行为，都是混淆
公私界限的结果，似乎“咱是党的人了”，就“分
不了那么清了”，于是乎拿了公权办私事，拿了
公款满足私欲，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等等一切，
都随之而来。其实，公私界限就像楚河汉界，是
一目了然的。凡混淆公私界限，或者打擦边球
的，都是有意为之，至少是自欺欺人的；凡说自
己因没搞清公私界限而逾规，为自己鸣冤叫屈
的，都是为自己找借口、开脱罪责的。只见过贪
腐分子假公济私，混淆对公界限，何尝见过贪腐
分子舍己为公，混淆自家界限！所以，“公私分
明”不仅要求划清公私界限，更重要的是严肃纪
律，建立硬约束；不愿受纪律约束，跨越界限，就
一定要受到纪律问责！

再说定位。准则中对公与私的定位是“先
公后私”，公在前而私在后；这与过去强调的“大

公无私”区别很大。“大公无私”不是谁在前谁在
后的问题，而是准许有与不准许有的问题（极端
的年代，甚至“私字一闪念”也是要被“狠批”
的）；现在看来，那只是一种向往、一种追求，不
符合初级阶段实际。“先公后私”承认“私”的存
在，承认个人利益和个人需要，但在处理公私关
系的时候，必须是先公后私，公在第一位，私在
第二位。颠倒了公私定位，就会把个人利益凌
驾于整体利益之上，轻则“庸懒散”，得“上班
病”，违反职业道德，重则损公肥私，贪赃枉法，
堕落成为贪腐分子！

最后说分量。公与私的分量是一个此消彼
长的过程。“克己”是约束自己的私心，“奉公”是

以公事为重。私心约束得越严，“奉公”之心就越
重；“私”去得越多，“政”就越清廉，古人所谓“政
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就是这个道理。公与
私的分量又是用心体验的，“公道在心中”，公心
重还是私心重，每个人心中都一清二楚，不是靠
嘴巴辩护的；公心有多重公道就有多宽，私心有
多重私欲就有多深。全党都以公心为重，克己奉
公，党风自会清正，党的事业自会兴旺发达；“一
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
实在是至理名言！

因此，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说到底就是
划清公私界限、摆正公私位置、权衡谁重谁轻的
问题，道理并不深奥，关键看党性。党性强则公
心重，党性弱则私心多。所以，廉洁从政的根本，
还是增强党性修养！值得注意的是，新出台的准
则共8条，281字，颇有似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的言简意赅、易懂易记。革命战争年代，《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对于统一全党全军行动，取得全国
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期待新出台的准则
也能像当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深入人
心，严格执行，成为新时期从严治党，廉洁从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沙漠光影 山野 摄影


